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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儒入佛:释智圆“道统”论及其特征
胡长海

  摘要:释智圆受古文运动影响,吸纳韩愈、皮日休、柳开的道统论思想,建构自尧、舜、禹以至于荀子、扬雄、王
通、韩愈、柳宗元的道统谱系。他还提倡文以载道,表彰古文,批判舍儒家仁义之道追求文辞仿古。释智圆深受儒

家影响,但其学术根底仍然是佛教。他论儒家道统是为阐明佛教法统,主张文以载道也体现为重视佛经,援引儒

学,注重对佛教妙义的阐发。释智圆的道统论有重视汉唐儒学的早期道统论共性,以及抑韩倾向的佛教道统论特

点。其道统论以及文道观都为论证佛教法统以及佛教之道,凸显出援儒入佛的特点。其道统论也表明儒家道统对

佛教法统的影响,及佛教亟需援儒入佛、重构法统的时代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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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变革时期,天下之士“慕韩退之排佛”①。面对辟佛思潮,佛教主动融合儒释,“取譬经论,或儒家文

史”②以阐明佛教。大量僧人“学通经史”③,阐发儒学理论,援儒释佛。因而,虽然道统论是儒学的核心论题,
但在儒学熏陶下,部分佛教徒也谈及道统,这是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④。

释智圆(公元976-1022年)字无外,自号中庸子,是北宋佛教徒探讨儒家道统的代表。他深受古文运动

影响,承接和吸纳韩愈、皮日休、柳开等的道统论,建构自己的道统理论。释智圆认为儒家之道传承自唐、虞、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扬雄、王通,以至韩愈、柳宗元。释智圆的道统论有推崇汉唐儒学的早

期道统论的共性,以及抑韩的佛教道统论特征。同时,他还深受文以载道思想影响,表彰古文蕴含的儒家义

理,注重阐发儒家经典蕴含的圣人之道,批判舍仁义之道而追求文辞仿古。释智圆虽深受儒家影响,但其学

术根底仍是佛教。释智圆虽肯定韩愈的道统地位,但也批判韩愈辟佛。其论述道统是为阐明佛教法统,彰显

天台宗的传承谱系。同时,其主张文以载道也体现为其对佛教经典注疏的重视,以及援儒释佛,阐发佛教妙

义。其道统论、文道观的精神旨归仍是佛教。
一 重视汉唐儒学的道统谱系

道统是儒学的核心概念,钱穆指出,韩愈“昌言师道,确立道统,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”⑤。实际上,宋儒

之外还有部分佛教徒也深受其道统论影响。释智圆受汉唐儒学影响,接纳和阐释道统理论,认为儒家道统谱

系自周公、孔子、孟子、扬雄、王通以至于韩愈、柳宗元。他不仅将周公、孔子、孟子纳入道统谱系,还肯定扬

雄、王通对圣人之道的传承,表彰韩愈、柳宗元的道统地位。释智圆的道统谱系囊括自先秦以至唐代儒学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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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人物,具有鲜明的汉唐道统论特点。释智圆说:“周公圣人,既摄政,于是制礼作乐,……仲尼无他也,述周

公之道也。孔子没,微言绝,异端起而孟轲生焉,述周孔之道,……王莽僭篡,杨雄生焉,撰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,述
周、孔、孟轲之道,……隋世王通生焉,修六经,代赏罚,……盖述周、孔、轲、雄之道也。……后韩柳生焉,宗古

还淳,以述周、孔、轲、雄、王通之道也。”①释智圆认为儒家之道由周公制礼作乐,孔子删定诗书,后传之孟子、
扬雄、王通、韩愈、柳宗元。周公后的道统传承者都是述而不作。他还说:“仲尼得唐、虞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姬公

之道,炳炳然,犹人之有形貌也。仲尼既没,千百年间,能嗣仲尼之道者,唯孟轲、荀卿、杨子云、王仲淹、韩退

之、柳子厚而已。”②释智圆将儒家圣人之道前推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下则涵盖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扬
雄、王通、韩愈、柳宗元。他在《中庸子传下》也说:“周、孔、荀、孟、杨雄、王通之书,往往行披坐拥。”③显然,释
智圆的道统谱系自三代圣王以至于韩愈、柳宗元,区别于理学家道统论直承孟子的思想,凸显出重视汉唐儒

学的理论特征。
究其根本,释智圆的道统论深受古文运动影响,吸纳了韩愈、皮日休、柳开的道统论。余英时指出:“智圆

接受了韩愈的儒家道统论,他在孟子以下则续之以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和柳宗元。”④韩愈的道统论谱系止

于孟子,他说:“吾所谓道也,……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
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”⑤显然,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是释智圆增列的道统

人物。原因在于释智圆不仅受韩愈影响,还吸纳皮日休、柳开的道统论。韩愈并未将荀子、扬雄列入道统谱

系,认为“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”⑥。皮日休则认为继孟氏者“文中子王氏”⑦,指出:“孟子、荀卿

翼传孔道,以至于文中子。……文中之道,旷百祀而得室授者,唯昌黎。”⑧显然,皮日休将荀子、王通与韩愈

加入道统谱系中,但排斥扬雄。同时,释智圆接纳柳开的道统论,将扬雄纳入道统谱系。他说:“柳仲涂复申

明《美新》之理,词亦不出于文过矣。……子云学夫子之道也,有未至耳。”⑨显然,释智圆认同柳开肯定扬雄

道统地位的观点,指出扬雄只是学夫子之道有未至。柳开将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列入道统谱系,强调他们“皆明

先师夫子之道者也”。同时,柳开还以承接道统自居,提出:“自韩愈氏没,无人焉,今我之所以成章者,亦将

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。”可见,韩愈的道统论止于孟子,皮日休加入荀子、王通、韩愈,柳开又加入扬雄并以

承接道统自居,释智圆道统论综合之,涵盖荀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、柳宗元。显然,释智圆的道统论受到韩愈、
皮日休、柳开的影响,与孙复等道统论类似。孙复的道统论也涵盖“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”。显然,释智圆

道统理论与皮日休、柳开、孙复等道统论具有重视汉唐儒学的时代共性,凸显早期道统理论的时代特征。
具体论及儒家道统传承时,释智圆重点阐释孟子、荀子等的道统地位。释智圆指出:“仲尼既没,异端丛

起,……惟孟轲、荀卿子,著书以明乎圣道,……故世谓大儒者,必以荀孟配而称之。”他认为孔子后传圣道者

即孟子、荀子,反对因李斯相秦否定荀子,认为“安可以李之不仁,责荀之不贤”,推崇荀子的道统地位。至

于扬雄,他指出:“《法言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,二帝、三王、姬公、孔子之道,尽在此矣。……孟轲以来,力扶圣

道者,未有如子云者也。”释智圆认为《法言》广大,周孔之道皆在其中,表彰扬雄扶持圣人之道。至于王通,
释智圆说:“慨王道之颓丧,乃续六经,作《中说》,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道训哲贤,弟子凡千余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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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唐之兴,辅太宗以致太宁,几于王道者,悉仲淹之门人也。……太宗所行之道,文中子之道也。”①他认为王

通传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,太宗用士皆王通门人,太宗所行乃是王通之道。需要指出的是,虽然释

智圆肯定韩愈的道统地位,但批判其辟佛思想。他说:“夫韩愈……乃仲尼之徒也。由是摈黜释老百家之说,
以尊其教,固其宜矣。……仲尼之于吏部,犹君父也。能仁之于沙门,亦君父也。……岂可弑己君、黜己父,
而成他臣之忠,益他子之养,为见贤思齐、学彼为人耶?”②他认为韩愈崇儒辟佛乃其本职,佛教徒学韩愈之道

应求其忠孝之义侍奉佛道,否则便不是韩愈之道。释智圆肯定韩愈的道统地位是因为其阐明儒家圣人之道,
而非其排斥佛教。他反对以韩愈排斥佛教而推崇其继大禹之道。他指出:“浮图之教,果如洪水之为害也?
而韩愈空言排斥,且未闻掩其教、绝其嗣也。……又浮图教曷背于儒耶?”③他认为韩愈空言辟佛,并非救斯

民之道,而佛教未悖逆圣人之教。其实契嵩也著《非韩》文三十篇、三万余言以辟韩愈,指出“韩子不顾典籍,
徒尊其所传”④。显然,释智圆肯定韩愈的道统地位,但也努力调和儒佛,凸显出抑韩的思想特征。这是佛教

徒道统理论区别于儒家道统理论的突出特点,反映了佛教徒接纳道统思想的同时对佛教的回护。
二 学为古文,阐明儒家之道

古文运动核心在于提倡文以载道。韩愈主张“修其辞以明其道”⑤,柳开也说,“文章之所主,道也。”⑥当

时佛教徒也深受古文运动影响,如契嵩认为,古文之作“发仁义而辨政教也”,“圣人岂特事其空文乎?”⑦释智

圆也继承文以明道思想,强调“学为古文,以宗其道”⑧。因而,在文道关系上,释智圆主张阐发文章中的圣人

之道,宣扬儒家理念,反对言之无物。《左传》有三不朽说⑨,释智圆受此影响,认为为文之道有三:“太上立

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。德,文之本也;功,文之用也;言,文之辞也。德者何? 所以畜仁而守义,敦礼而播

乐,使物化之也。功者何? 仁义礼乐之有失,则假威刑以防之,所以除其灾,而捍其患也。言者何? 述其二者

以训世,使履其言,则德与功,其可至矣。……愚尝以仁义之谓文,故能兼于三也。”他认为德为文之本,功
为文之用,言为文之辞,文章言仁义方能兼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因而,他认为文章根本在道而不在辞,反对以艰

涩文字为古文,推崇古文蕴含的义理内涵,阐明儒家圣人之道。他强调:“古文者,宗古道而立言,言必明乎古

道也。古道者何? 圣师仲尼所行之道也。……仁义五常,谓之古道也。若将有志于斯文也,必也研几乎!
……久而合道,既得之于心矣。然后吐之为文章,敷之为教化。……古文之作,诚尽此矣。”显然,他认为古

文在于古道,古道即孔子之道、仁义五常之道,得古道于心,然后吐为文章则为古文。在此,他倡导文以明仁

义之道,强调:“夫文者,明道之具,救时而作也。……仁心仁政尽在斯文矣。”显然,他认为古文在于传承圣

人之道,以仁义促进社会治理。
因此,他肯定古文以传道为本,反对片面重视文辞,凸显出崇道抑文的特点。他批评唐末以来“文道大

坏”,表彰汇征学古文而崇道义。他认为古文之道在于倡导仁义,挽救时弊,而非在文辞上下功夫。他说:
“言之所施,期乎救弊。……淫辞媚语,声律拘忌,夸饰器用,取悦常情,何益于教化哉? ……恶则贬而惩之,
善则褒而劝之,本之以道德,守之以淳粹,则播于百世,流乎四方,踵孟肩杨,谅无惭德矣。”显然,释智圆认

为文章在于拯救时弊,惩恶扬善,而夸饰于言辞声律无益于社会教化。如文章能以德为本,播于四方,则功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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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逊于孟子、扬雄。因此,他认为文辞上追求艰涩并非古文,而是异端之学,强调为文的根本在于求古道而非

古文辞。他主张今之辞而宗儒可以谓之古文,古之辞而背儒不可谓之古文。他指出:“今其辞而宗于儒,谓之

古文可也。古其辞而倍于儒,谓之古文不可也。虽然,辞意俱古,吾有取焉尔。且代人所为声耦之文,未见有

根仁柢义、模贤范圣之作者,连简累牍,不出月露风云之状,谄时附势之谈,适足以伤败风俗,何益于教化哉?
夫为文者,固其志,守其道,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。”①显然,他主张文章是否根底仁义是判别是否符合古

文的根本依据。同时,他还批评夸耀山水之文,认为“夸饰山水之辞耳,无用之文也”②。应该指出的是,释智

圆深受柳开古文论影响。柳开指出:“古文者,非在辞涩言苦,使人难读诵之;在于古其理,高其意,随言短长,
应变作制,同古人之行事,是谓古文也。”③韩愈也说:“愈之所至于古者,不唯惟其辞之好,好其道焉耳。”④可

见,释智圆文道观深受韩愈、柳开等文道观的影响,凸显出崇道抑文的特点,具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和鲜明的时

代共性。
释智圆还重视儒家经典的传道作用。他强调六经对阐明儒家之道的作用,指出,“仲尼之旨,布在六

经”⑤,讲求先圣之道,必“备览史籍,博寻经疏”⑥。韩愈也强调解经“取圣人之旨而合之”⑦,其所著“皆约六

经之旨而成文”⑧。这表明释智圆与韩愈注重阐发经典蕴含的圣人之道是一致的。具体而言,他说:“读《易》
也,乃知……五常之性,蕴乎其中矣。……读《书》也,乃知三皇以降,洪荒朴略,非百世常行之道,其言不可

训。……读其《诗》也,乃知有天地然后有夫妇,有夫妇然后有父子,有父子然后有君臣。……读《春秋》也,乃
知……仲尼约鲁史而修《春秋》,以赏罚,贬诸侯,讨大夫,以正其王道者也。……五经发明圣旨,树教立言,
……使天三王二帝之道,不远复矣。”⑨他认为圣人之道在经典,读《易》知五常之道,读《书》知百世常行之道,
读《诗》知天地、夫妇、父子、君臣之道,读《春秋》知褒贬以正王道,发明五经能复三王二帝之道。他还对具体

经典蕴含圣人之道进行阐明。如对《易》中“积善之家”论,释智圆以仁义为本,指出:“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

也。……其悖逆残贼者之谓积恶也。”他主张仁义忠孝为积善,并非享受现实的名利,垂善名于百世为余

庆,垂恶名于百世为余殃。又如阐释《书》与《传》中的“天道祸福”论,释智圆指出:“为仁者,有大顺之显名垂

于亿载之下,虽童子妇人犹知贵而好之,非福如何? ……为不仁者,有至恶之显名垂于亿载之下,虽童子妇

人,犹知贱而恶之,非祸如何?”他还阐释《论语》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强调德才是根本的依

据。他说:“德成形,故可据。仁者,功施于人,故可倚。……仁义礼智信之谓道,行而得其宜之谓德。”显

然,释智圆重视儒家经典蕴含的圣人之道,注重阐发其义理内涵,这也是其文以载道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最后,释智圆还尤为重视阐发《诗经》蕴含的儒家之道,强调善善而恶恶的诗歌创作目的。他说:“问诗之

道,曰:善善,恶恶。请益,曰:善善,颂焉。恶恶,刺焉。”显然,他认为“兴观群怨”是诗歌创作原则,进而促

进社会教化,批判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创作之风。释智圆认为诗歌在于申明圣人教化,并非拘泥于拘四声,
辟八病,叙别离,状物色。他指出:“古者卜商受诗于仲尼,明其道,申其教,而其序甚详。后世为诗者,虽辞尚

平淡,意尚幽远,……诗之教大矣哉。岂但拘四声,辟八病,叙别离,状物色而已乎?”同时,释智圆在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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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创作中实践文以载道的理念。其一,倡导儒家仁义之道。诸如“戴仁抱义”①、“满腹包藏尽仁义”②、“乖
仁背义都无耻”③,这些诗歌注重阐发儒家仁义理念,凸显对儒家道德的张扬。其二,表彰颜回等安贫乐道。
诸如“维贤颜渊,陋巷瓢箪”④,“噫! 颜子兮居陋巷,身虽羸兮道弥壮”⑤,而伯夷“饿死首阳下,耻事干戈

君”⑥。颜渊、伯夷都以安贫乐道著称,释智圆以诗歌表彰其品德。其三,表彰韩愈等扶持圣人之道。诸如:
“天生韩吏部,……力扶姬孔道。”⑦“退之排释氏,子厚多能仁。……一斥一以赞,俱令儒道伸。”⑧最后,释智

圆肯定自己对儒家之道的追求。诸如“内藏儒志气,外假佛衣裳”⑨,以及“杨雄玄尚白,仲尼道不行”,“道尊

由揖让,功大匪干戈”。显然,释智圆虽然身在佛门,而其思想则深受儒家尤其是古文运动的影响,提倡文

以载道,表彰儒家仁义之道以挽救时弊。
三 援儒入佛,以明佛教之道

需要指出的是,释智圆的道统论虽深受儒家影响,但其学说根底仍是佛教。其论儒家道统的目的还在于

论证佛教法统。其实,重建佛教法统是当时时代需要。契嵩指出,“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,古今学佛辈不见其

大统”。后人总结指出:“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,教门浅学各执传记。”“夫道无统则散,统无纪则乱,散乱

之作,道理焉依? ……欲明古圣之道,此统纪斯甚其至焉。”可见,重建法统是当时佛教亟需解决的问题。
释智圆也担忧佛道不传:“凡夫日用而不知,故如来之道鲜矣。……故人师申之以记,俾因记以了疏,……则

如来之道不远而复。……窃念斯文坠地,传授道息,于是辨理解纷而笔记之。”释智圆担忧佛道不传,重视

佛教经典的阐释与注疏,期待佛家之道发扬光大。他还说:“既传授道息,后学往往有不知其名者,知其名而

未尝披其卷者,于乎斯文之未丧也,一线尔。”释智圆重视佛教之道的传承,注重佛教经典注疏以传承佛教

之道。其论儒家道统根本在于印证佛教之道传承,论及儒家道统后,他紧接着强调“吾释氏亦然也”。他将天

台宗的传承谱系逐一阐明。他说:“文殊一性宗,不闻面授于龙树也。龙树三观义,不闻面授于慧文也。而天

下咸云龙树师于文殊,慧文师于龙树矣。龙树、慧文之道,至南岳天台而张大之,引而伸之,后章安宗其道,撰
《涅槃疏》,年将二百,至荆溪治定之,然后得尽善矣。吾于《涅槃》寻疏而自得微旨者,吾师荆溪也。……吾以

得古人之旨,行古人之道,为传授不以目其人、耳其声,不知其所以美者为传授也。”显然,释智圆阐述佛家

法统,认为其传授谱系自文殊、龙树、慧文、章安、荆溪,最终至于智圆。为论证自己的佛教法统地位,释智圆

极其推崇其师荆溪。他说:“昔龙树传文殊之道,……智者传龙树之学,引而伸之,……智者灭后,章安嗣之,
二威继之,左溪说释之,荆溪记述之,而其道益大。……惟吾祖蕴逸群之才,彰独断之明,训乎来学,必造渊

极,滞文异论,由是退息,天台之学,由是光大,……吾祖绳之以戒律,照之以理观,……非发明佛旨,通入实际

者,其孰能至于是乎?”释智圆不仅将荆溪列入佛教法统,还表彰其昌明佛法,排斥异学,光明天台宗。显

然,释智圆论及儒家道统是为阐明佛教法统。可见,儒家道统论不仅受到佛教法统影响,还影响了佛教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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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天台宗法统理论的建构。这也反映出宋初亟需重建佛教法统的时代要求。
同时,释智圆文道观也深刻影响着他对佛教经典的态度。所以,释智圆强调佛教经典对佛教之道的传承

作用。他说:“古者能仁大觉,愍群机之未悟也,于是仰观妙理,俯立嘉号,圆常之经,于是乎作也。……因疏

以知经,因经以识理,理斯达矣。”①显然,他认为世人觉悟不同,能仁作经,众人体言见心,后世加以注疏,经
典、注、疏、记混同为一,如来之道不远而复。天台宗有重视经典的传统,他说:“《涅槃疏》者,实吾祖章安法

师,约龙树宗旨,用智者法门,依经辨理,大明乎三德之妙义也。既而章安师没,荆溪师作,笔削斯文,再治再

定,抑又因旧章见新意。”②显然,天台宗之章安法师注重注疏《涅槃经》,阐明佛教妙义,而后荆溪法师再作注

解,阐明新意。释智圆也重视对佛经的注解,他说:“斯疏钞者,本传与法师所撰,虽流通已久,实烦略未驯。
由是不揆荒芜,辄事笔削,或播迁其文,或弥缝其阙。”③“后学往往有不知其名者,……吾不肖而实痛焉,吾如

默默则何以传后? 遂因疾间,辄约文敷义,笔之为钞,凡二卷,庶申明于大旨,开发于童蒙也。”④释智圆延续

其祖其师注解经典阐明佛理的传统,凸显文以载道对其佛教经学诠释的影响。甚至他表彰宋太宗重视佛教

经典翻译是“钦承佛记,扶起坠风”⑤。释智圆还将儒佛经典并立,强调经典对儒佛之道的传承意义。他说:
“夫仲尼之旨,布在六经,世雄之法,备乎三藏。背叛六经者,乃杨墨之党,蔑弃三藏者,即魔外之徒。”⑥究其

根本,他认为佛道要依靠文字传承,反对不立文字的心传之论。他指出:“了之有明昧,故悟之有前后也,何言

不立文字耶?”⑦他认为佛道体悟有别,因此,佛祖依心立言,体言了心,了悟有先后,因此传佛道必立文字。
释智圆还援引儒家理论阐明佛教之道。援引儒家学说,是当时佛教“丛林学道诠要也”⑧。诚如契嵩所

说:“务通二教圣人之心,亦欲以文辅之吾道,以从乎世俗之宜。”⑨释智圆援引儒家好生恶杀、博施济众、能事

鬼神、福善祸淫等思想论证佛教慈悲、喜舍、神明不灭、三世报应等理论。他指出:“导之以慈悲,所以广其好

生恶杀也。敦之以喜舍,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。指神明不灭,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。谈三世报应,所
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。”他还强调“爵有五等,地有五服”等儒家人伦秩序,主张“法王设化,岂不然耶?”

在援引儒家经典层面,释智圆将《大学》修齐治平化为佛教思想,指出:“能仁阐一乘寂灭之理,张三世报应之

事,……使一人能行是道,以训于家,家导乡,乡以达于邦,以至于无穷。……夫如是,则又何患乎忠孝不修,
而礼让不著欤?”他还援引《中庸》沟通佛教中道理论,说:“夫大中之道,非圣人莫能至之。”他认为中庸并

非儒家独有,强调:“释之言中庸者,龙树所谓中道义也。……因果明焉,善恶分焉,戒律用焉,礼义修焉,大矣

哉,中道也。”最后,他还以仁诠释佛教。他说:“释氏之立教,博施而济众,根慈而祗仁。……吾苟不能好生

仁恕恻隐者,非但为仲尼之罪人,实包羞于释氏也。”他强调儒佛祭祀“不忘本,仁也,悯异类,慈也,两者同

出而异名”。显然,释智圆以仁义为根本,沟通儒释,促进了儒佛的渗透。究其根本,他主张“三教者,本同

而末异”,而契嵩也说三教“心则一,其迹则异”。这表明,援儒入佛,追求三教归一是当时佛教的时代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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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。而阐明儒家道统,重视文以载道,援引儒家理论都是为阐明佛教法统以及佛教之道,其根本精神旨归仍

是佛教。
需要指出的是,释智圆在阐明儒家圣人之道上与韩愈是一致的。但是,韩愈的道统论与文道观有辟佛老

的目的,强调“抑邪与正,辨时俗之所惑”①。而释智圆的道统论与文道观则影响其佛教思想,注重阐明佛教

之道,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光大佛教之道。这是其与韩愈等道统论以及文道观的根本之别。
四 结论

释智圆的道统论植根于唐宋古文运动之中,融合继承了韩愈、皮日休、柳开等的道统思想。在道统谱系

上呈现出对三者道统谱系的吸纳与重构,排列出唐、虞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
愈、柳宗元的道统传承脉络,凸显出早期道统理论重视汉唐儒学的特点。释智圆的道统论虽然肯定韩愈的道

统地位,但对其辟佛思想有所批评,具有抑韩的思想倾向,凸显出佛教徒道统论的独特性。同时,释智圆还主

张文以载道,批判追求文辞而舍弃文章的义理内涵。在对佛教典籍的阐发以及援引儒家经典上他也重视义

理,凸显出宋学的学术特征。但释智圆的道统论是为其论证佛教尤其是天台宗法统提供理论借鉴。其文道

观也深刻影响其对佛教经典的诠释,体现为其注重阐明佛教经典蕴含的妙义。甚至,他还援引儒家理论论证

佛教之道。因此,援儒入佛是释智圆道统论及其文道观的突出特点,是古文运动中佛教对辟佛思潮的应对。
需要指出的是,释智圆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但其学术根底仍是佛教,不过是在寻求“儒与释的互通共存”②。
释智圆认为佛教“‘治世’的之性质与儒教并无根本之别”③,强调儒家是“释氏之道”④推行的基础。通过对释

智圆道统论的探讨,可以窥见儒家道统论对佛教法统的影响,有利于重新审视儒家道统吸纳佛教“衣钵传承

惯例”⑤的观点,表明儒家道统与佛教法统是相互借鉴的关系。以释智圆为代表的佛教群体主动融通儒释,
推动了佛教的复兴。同时,释智圆“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”⑥,其注重阐发义理,推崇儒家道统,投身古文运

动,“对宋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”⑦。概而言之,释智圆的道统思想凸显了汉唐道统论对佛教的深刻影响,
以及佛教出于重构法统的需要,对道统理论的接纳与援引,呈现出重视汉唐儒学以及回护佛教的特征。这也

表明道统思想并非儒家专有,佛教道统论也是中华道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[责任编辑:帅 巍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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